
        
            
                
            
        

    
無聲的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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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又是一次平常的工作。



這是兩年來最大的一筆生意，這單從天而降的生意報酬足夠我下半輩子到加國生活了。



20：09，亞洲大酒店-2層A區地下車庫。



像以往20多年每次出訪國外一樣，電視上號稱世界上最年輕最有本事的領導人吳紫華皮鞋�亮，西裝筆挺，邁著緩慢的步子走出了他的房間。



正如大家所說，他是一個極其英俊瀟灑的人，哪怕現在已經奔5的年齡依然是廣大女性特別是年輕女性心中的猛男大叔，他身邊那如磁石一般圍繞的保鏢也個個西裝筆挺，身材魁梧，面目英俊。



但是一般人看不見，這些全副武裝的保鏢西裝下其實是厚實的凱夫拉防彈衣和兩把輕便的格洛克18。



可別小看這些輕巧的「娘們玩具手槍」，配上76發彈鼓（沒錯，格洛克18全自動款是可以佩彈鼓的）雙槍齊發，近距離內火力壓制不亞於一般的衝鋒鎗。



而且這群人都是百發百中的精英，每一個人都參加國委內瑞拉的國際獵人學校培訓。



曾經有一次吳出席斯里蘭卡的會議，在酒店的電梯突然蹦出一個猛虎組織突擊手，當然在他扣動手中AK47的扳機前，那幾個保鏢已發射了至少40多發子彈，20米距離內幾乎槍槍命中。



最後這個人身上至少數到100多個彈孔，胸部早就打成一團爛泥，胸椎也被打的後突畸形，那斷了幾根手指的手仍緊握著變形冒煙的AK47。



沒有人敢惹吳紫華。



至少在100米範圍內。



所以正在地停車庫的我給他準備了特殊的禮物，斯太爾Scout，配上7.62mm的鎢芯穿甲彈，原本這種子彈是用來對付輕裝甲車的，所以即使對付30mm的防爆玻璃也是輕而易舉。



我並不需要像占士邦那樣冒險跑上24樓專門探查吳的動靜，也不用像伊森亨特那樣從幾公里開外架一個天文望遠鏡來偷窺其室內「活動」，信息時代我只需要一台智能手機就可以輕鬆掌握他的行蹤。



通過我的老朋友設計的一種蠕蟲病毒，我可以隨時上傳它到酒店服務器，調取我所需的圖像，再利用自動的人面識別系統，電腦可以給我追蹤吳的活動蹤跡。



20：15，亞洲大酒店24層2401英式豪華套房。



傳說中全越南最豪華的包間。



熱成像儀顯示屋內已經空無一人，然而越南人似乎在電子防盜方面並不在行，只花了不到3秒我就已經破解了大門的密碼，比我想像中簡單得多。



吳的包間北面有一塊巨型落地玻璃，正對著就是海上國際會議廳，2小時候吳將會在會議廳頂樓的全透明拱形玻璃會議廳和黎敏會晤。



實際上我大可以自己租一間面朝大海的房間，這樣我還不用冒險潛入，然而我的任務卻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加卑鄙。



吳多次出訪越南和泰國，似乎是想和越南達成某方面協議，這樣就能在某些問題上為難某個北方的「流氓國家」，我對政治並不感興趣，誰出錢，我給誰出力，誰錢多，我就給誰幹活。



某個「流氓國家」似乎不想自己出面，於是就通過某些渠道委託我這樣一個無恥無身份的「國際友人」來解決問題，至於以後政治層面發生什麼變化， 我並不感興趣。



我打開了吳的電腦，接上我的手機，電腦顯示未知插件，當然了，加密的電腦。



於是手機便撥通了我那個比我更卑鄙的朋友的電話，那個朋友立即就遠程劫持了電腦，開始破密。



這個過程也許要10分鐘，也需要1小時，不過足夠完成任務了。



於是我打開了手提箱，開始拼裝手裡的步槍。



說來也怪，越南如此之水的安檢，我甚至覺得在皮箱的外壁裡安裝鉛板簡直就是多此一舉。



當我準備裝上消聲器的時候，門響了。



10多年來我從來沒出錯，門響幾乎意味著任務失敗。



然而門外的聲音卻讓我突然看見一絲希望。



一個纖細的女性的聲音：「xin ch�o. 」(越南語您好的意思），後來的話基本上我懂也能才出來。



像這樣一個外國政要出訪鄰國，還是蛇鼠一窩臭味相投的友邦，那種服務肯定少不了。



貓眼一看，果然是一個身材高挑，皮膚白皙，五官精緻的越南姑娘，穿著藍色繡著分紅牡丹的越南旗袍，讓人血脈噴張，心潮湧動。



果然英俊的男兒身後必有一群風流的美女。



這個傻女子，難道不知道你的小心肝現在已經出去了？



只見那個女子突然間掏出一張開門卡，刷開了門，就在這不到一秒的時間內，我毫不猶豫地把她抓了進來。



女子並沒有習慣黑暗，在她看來，也許就像被一個巨大的漩渦吸入無盡的黑暗中，然後就是額頭的劇痛，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不到3秒，女子便消失在門後，那半開的門又關上了。



我看著手裡那變了形的消聲器，覺得無比懊惱。



年輕美貌的越南女子昏迷了，額頭上腫了一塊，然而她的美貌卻並沒有因為這點瑕疵而令人感到不適。



一般人肯定已經把她XXOO了很多次了，但是我不能夠因為私慾留下任何證據。



但是，對於一個從青春期就禁慾的人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個冷酷而可怕的誘惑。



於是我情不自禁地把罪惡的手伸向她的兩腿之間。



女孩「嗯」地嘆了口氣，這香艷的場景讓我陶醉了一會兒，甚至讓我忘記了消聲器這回事。



然而女孩的蹬腿告訴我她快醒了。



於是我拿了兩塊浴巾，把她的手和腳分別纏住，又拿了一塊毛巾塞進她的嘴裡。



那紅潤豐滿的嘴唇，似乎像融化的蠟一樣，根本沒法想像吻上這樣的紅唇又是怎樣的感覺，少女嘴裡滲出了檳榔特有的香味，糯米般的淡黃天然牙齒有一種青春而性感的感覺。



我輕輕地脫下了少女的蕾絲內褲，內心的小人忍不住狂跳，這種畫面儘管以前的電影裡看過，甚至刺殺的人死的時候正在幹這種事情，但輪到自己的時候真的興奮的無法言語，哪怕是個腦震盪暈厥的女孩。



女孩的下體是粉嫩的，我迫不及待用食指插入她的秘密花園。



當然是帶著手套的。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女孩兒的秘密花園並沒有任何阻隔，不知道哪個小兔崽子領先一步。



但是從色澤和緊度來看，這個女孩應該沒多少次經驗。



女孩兒醒了，她驚恐萬分地看著我，眉間流露出令人可憐的眼神。



對不起了，我不會讓任何看見我行動的人活著離開現場的，哪怕我行動失敗，有嫌疑看見我的人都會被我殺掉，哪怕是小孩。



對於你來說，這個年齡，不是我殺過最年輕的。



往好的方面想，你的美貌永遠停留在20幾歲。



在我的手指抽插下，小孩扭曲著身體，面上那看似快活又看似羞辱的表情絕對能讓一個正常發育的溫順的人變成野獸，哪怕是女性也會為止濕潤，但是職業的本能讓我不能越過那條無形的線。



既然送上門來的獵物，何不好好用另外的方法享用？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什麼。



於是我把女孩丟到床上，這張床頭朝正東面，於是我就把女孩的頭朝向窗戶一遍。



女孩兒很輕，156cm的身高，可能才80來斤的樣子。



女孩驚恐的看著我拿起狙擊步槍走到她的腳邊。



既然我沒法爽，就讓我的兄弟爽爽吧。



於是我用食指和中指分開女孩的陰唇，右手稍用力，便輕鬆地把步槍的槍管滑進少女的陰道。



少女「啊」一聲大叫，當然，並沒有很大聲。



因為嘴裡塞著棉布，只能聽見嗯嗯啊啊的呻吟，當然了這個音量是不可能穿透厚厚的總統套房木門，這些隔音良好的房間設計，甚至能掩蓋鞭炮的聲音，這樣一來，在女孩陰道的包裹下，槍聲應該不會引起樓下的注意。



我抽插著槍管，看著眼前的少女扭著身子，在床上跳起了奇怪的舞蹈。



這時候遠處的會議廳已經坐滿了人，女孩還沒有表露出某種電影裡高潮的場景，這令我有點吃驚，原來女性的忍受能力如此強悍。



女孩的蜜液順著槍管流到扳機處。



我不知道這些蜜汁是否滲透到槍管裡面，會不會腐蝕槍管，我從狙擊鏡瞄出去，視野不錯，女孩很瘦，她的肚皮並沒有阻擋狙擊鏡的視野，蜜汁的香味加上槍托的舒適感覺令我心潮澎湃，下身挺起，那感覺又舒服又難受。



然而女孩扭來扭去，讓我無法瞄準。



於是我決定先送她一程。



我加大抽插的力度，女孩兒瘋狂地跳起了奇怪的舞蹈，那是死亡來臨前的快美之舞，也許她也感覺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也許她真的掙扎累了，在陰道的異樣感的刺激下，女孩兒全身抽搐了起來！



陰道緊緊夾住槍管，以至於我能感受到陰道似乎想從我手裡奪走狙擊槍。



於是我把步槍插進到最深的地方， 也許是頂著宮頸，旋轉著一槍神，溫柔地戳動女性最敏感的部位。



這個部位將要接受數次子彈的洗禮，女孩兒全身拱起，嘴裡發出了舒服的「啊」聲，雙眼翻白，嘴角似乎露出了高潮時特有的銷魂的微笑，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扣下了扳機。



聲音不大， 就像用力拍手掌，或者說像開香檳一樣。



「破」一聲。



女孩兒眼突然瞪大，似乎不相信我真的會幹出如此慘絕人寰的事情，肚子高高地隆起，似乎像一個吹脹的氣球，小腹部就像點亮的燈籠一樣，亮了一下，照亮了天花板！



那是槍火在陰道深處迸發的光芒，與此同時胸骨下方的上腹部突然破開一個直徑3厘米的血洞！



穿甲彈在身體內並不會翻滾，所以穿出口並不會像鉛質子彈那樣恐怖，子彈打穿了落地玻璃，聲音不是很大，女孩嘴裡發出了「哼」一聲，似乎是疼痛和快美混合的複雜感覺，然後便安靜了下來。



女孩掙扎停止了，頭歪向右邊，黃色的尿液從陰道和槍管間的縫隙冒了出來，槍管的熱量令尿液冒出絲絲白煙，嘴裡仍然發出哼哼的呻吟，也許現代醫學還能救活這個女孩。



但是失去了最重要的部位，即使救活了也是生不如死，我感受到了女孩陰道開始鬆弛了下來。



但是依然緊緊得貼著槍管，似乎天生她的陰道就是用來緊緊包裹著這把致命武器最致命的部位，極度的柔軟和極度的致命，構成了一副和諧無比的場景。



於是我拉動槍栓，壓進一顆子彈，沒有了少女的掙扎，瞄準順利很多。



子彈打穿了內臟，射爆了一部分腰椎，現在槍管和目標見就隔著腹膜，幾條腸管，腹壁和2塊窗戶了。



我瞄準了吳的頭部，我再次扣動扳機，女孩那失去生命的屍體突然間像活了一般，跳了一下，陰道口和會陰部就像被重擊了一下，順著槍管向前凹陷了一點，但很快又恢復了原形。



子彈從女孩的右側腰部穿出，不到0.3秒便穿透了兩塊玻璃，飛行了325米擊中了吳的腦幹。



失去基本反射中樞的吳像一塊布袋一樣倒下了，周圍的保鏢本能的從兜裡抽出了槍，尋找那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兇手。



我又拉動了槍栓開始射殺吳的保鏢。



在場的所有人都嚇得不知所措，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些子彈從何而來。



儘管穿著防彈衣，但是對於子彈的直射來說，簡直不過刀尖和紙皮。



每一聲悶響，女孩就會跳躍一下，女孩的會陰部就會凹陷然後恢復成原來的形態一次，腹部就會像燈籠一樣亮一下！



4槍過後，陰道口冒出了弄弄的青煙，內臟在高溫下部分已經開始燒焦。



那原本應該孕育新生命的子宮，已經在前兩發射擊中化作肉泥飛散入盆腔的空隙中，右邊的卵巢已經被打爆，血從陰道口噴薄而出，以至於後來的射擊都血滴橫飛。



會場一片混亂，在這不到30秒的時間裡，發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最後一名倖存的保鏢竟然盲射，射死了好幾名南亞官員。



當第8槍打出後，吳和他的保鏢都已經全數送進了地獄，我認真觀察了一下，那個亂槍掃射的保鏢竟然射死了在場另外4名官員。



任務完成了，我把步槍從女孩的陰道裡抽出來，槍管末端竟然還帶出一片熟透了的子宮碎片。



女孩的臉美麗依舊，然而她的右腹部卻留下了5個密集的血洞，每個血洞都冒著青煙，其中有兩發子彈從同一個口子射出。



女孩的陰道已經失去了彈性，仍然保持這槍管插進去的形態，假如你從陰道口望進去，能從穿透的內臟看到那個300多米開外的會議室。



小陰唇在槍管的熱力下已經燒黑了，並不是那種自然的黑。



血像泉湧般染紅了大半張床。



這香艷無比的場景，足以讓每一個男性心跳過速，已經燒焦發黑的陰部卻有著另外一種殘暴的美感。



我突然想起來為什麼以前那些越南的美軍士兵會失去人性，美好的東西永遠能勾起每一個人的破壞欲，那是一種獸性，存在於每一個人類的基因裡面。



美好的東西越是被破壞，越是徹底另一個人成為魔鬼。



我的理智制止了我腦海裡下一步的施虐行為，因為我已經把上膛的沙漠之鷹手槍抽出來了，下一步也許我會用手槍頂著她那已經打爛的陰部繼續射擊，直到我身上所帶的子彈全部消耗一空。



但是我並不可以，於是我把空槍頂在她的下體，讓血染紅槍管。



筆記本電腦「嘩嘩」地聲響了，但是屏幕卻如黑洞般，我知道那是資料盜取後電腦硬盤格式化的聲音，緬甸國的重要軍事設施圖現在已經發往某個流氓國家。



我收起所有的裝備，離開了這個血腥的屠宰場。



我多麼期望下一個任務可以刺殺一名年輕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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